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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传统二语习得研究中，学习动机与学习态度长期被视为影响学习结果的核心变量。二语

学习的动机和态度已被实证研究确认为不同情境下二语水平的关键预测因素，有大量研究表明

动机、态度在英语、意大利语等二语习得中有积极作用（Dewaele & Proietti Ergün，2020；Feng 
& Papi, 2020），高水平学习动机能够提升学习投入、坚持度与任务完成质量，从而促进语言成绩。

此外，第二语言习得会受到学习者自身的情绪、个性特征等多种非认知因素的显著影响

（Derakhshan et al., 2021）。随着积极心理学在二语习得领域的持续推进，研究者开始更加关注

学习者内部心理变量如何共同作用于语言学习结果，而不再仅限于语言输入、教学方法或认

知能力等传统解释路径（MacIntyre et al., 2019；Dewaele & Li, 2020）。近年来，二语习得的情

绪研究逐渐从焦虑等负面情绪扩展到愉悦、投入、希望等积极情绪，其中外语学习愉悦已成

为积极心理学视角下解释二语学习成效的重要变量（董连棋、刘梅华，2022；李成陈、韩晔，

2022；解芳、邱婷婷，2022）。
从理论机制来看，Fredrickson（2004）的“拓展—建构理论”认为积极情绪能够拓展个体

的认知与行为资源，从而促进长期学习能力的发展。在二语学习情境中，这意味着情绪不仅直

摘要

本研究选取了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的 194 名汉语二语学习者作为研究对象，借助

PROCESS 宏程序综合分析多变量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学习动机对中文学习成绩具有显著

正向预测作用；学习动机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态度；学习态度未能直接显著预测学习成绩，但在

高水平二语学习愉悦条件下，态度在动机与成绩之间发挥条件性的部分中介作用；外语学习愉

悦在“学习态度—学习成绩”路径中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而在“学习动机—学习态度”路径中

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本研究从整合视角揭示了动机、态度与情绪在中文二语学习中的协同机制，

丰富了二语习得领域的情感因素研究，并为东南亚中文教学实践提供了实证依据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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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响学习体验，还可能在不同变量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因此，与动机相互关联的情绪是学

习者在二语学习中不可避免的重要体验与研究重点，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多种情绪的整合。

随着中文作为第二语言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传播，积极心理学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中的理

论建构与实证研究处于持续拓展阶段（赵 等，2026）。学习者个体差异也逐渐成为中文二语

习得研究的重要议题（Zhao et al., 2023）。总体来看，中文二语习得的相关实证研究虽有所增加，

但整体仍相对不足。相较于英语学习情境，中文二语研究在多变量整合模型方面仍较为匮乏，

尤其缺乏对“动机—态度—情绪—成绩”之间复杂作用路径的系统探讨。

同时，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单一变量或简单关系，对多变量之间的交互机制关注不足。近

期研究指出，情绪变量在不同路径中的作用可能存在差异，其具体调节机制仍有待进一步验证

（Resnik et al., 2025）。东南亚学习者在文化背景、教育体系及语言环境方面具有独特性，其情

感因素的作用机制可能不同于西方学习者，但相关实证研究仍较为有限。

综上所述，尽管已有研究从动机、态度与情绪等多个视角探讨了二语学习成效的影响因素，

但在以下方面仍存在研究空白：第一，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情境下的实证研究不足；第二，多变

量整合模型尚未得到充分检验；第三，情绪变量在不同路径中的差异性作用机制仍不明确；第四，

针对东南亚学习者群体的研究相对匮乏。

基于此，本研究构建调节中介模型，将学习动机、学习态度与外语学习愉悦纳入统一分析

框架，探讨三者在东南亚中文学习者中的协同作用机制。通过引入愉悦情绪作为调节变量，进

一步揭示“动机—态度—成绩”路径中的复杂作用关系，从而为二语习得情感因素研究提供新

的实证证据。具体而言，本研究拟回答以下问题：

（1）东南亚汉语二语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强度是否能够显著预测学习成绩？

（2）东南亚汉语二语学习者学习态度在动机与成绩之间是否发挥中介作用？

（3）汉语二语愉悦是否在动机与态度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并间接影响成绩？

（4）汉语二语愉悦情绪是否在学习态度与成绩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为回答以上问题，本研究构建以下研究模型并提出 6 条假设。

图 1. 愉悦调节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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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1：汉语二语学习动机对中文学习成绩具有直接且显著的预测作用。

假设 2：汉语二语动机对中文学习态度具有直接且显著的预测作用。

假设 3：汉语二语学习态度对中文学习成绩具有直接且显著的预测作用。

假设 4：汉语二语学习态度在动机与学习成绩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假设 5：汉语二语愉悦情绪在动机与学习态度之间发挥调节作用。

假设 6：汉语二语愉悦情绪在学习态度与二语学习成绩之间发挥调节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并结合部分目的性抽样方法，对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的 210 名

正在学习汉语的二语学习者进行了调查。问卷回收后，共有 16 份问卷因直线填写或填写时长

异常等而被剔除，最终保留 194 份有效问卷用于后续分析。随后，对所有有效问卷进行统一编

号，录入 Excel 文件，并导入 SPSS 25.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其中，男性 66 人（34%），女性

128 人（66%）。被试的年龄为 18 至 62 岁，平均 21.4 岁，汉语学习时长为 2 至 11 年。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问卷在前人基础上编制，由三项心理变量量表、学习成绩题项和人口统计学信息

题项组成。学习成绩作为因变量，通过受试者报告的中文学习成绩获取，采用 10 分制进行衡量，

用于反映学习者整体学习效果。问卷最初以英文编制，随后翻译成中文，并附柬埔寨语、泰语

等语言翻译，以确保东南亚受试者能够充分理解各题项内容。三项心理变量的测量工具如下。

学生学习态度借鉴了 Taguchi et al.（2009）的量表，用以评估学生学习汉语的态度。所有

题项均采用七点量表作答，1 表示“完全不像我”，7 表示“完全像我”。得分越高，表示学生

在汉语二语学习中的学习态度越好。

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强度采用由 Yashima et al.（2004）以及 Feng & Papi（2020）修订的

五题项量表进行测量，用以评估其学习汉语的努力程度与动机投入水平。所有题项均采用七点

量表作答，1 表示“完全不像我”，7 表示“完全像我”。得分越高，表示学生在汉语学习中投

入的努力程度越高。

二语愉悦情绪量表依据 Li et al.（2018）编制，用于测量学生在学习汉语过程中的愉悦体

验水平。量表采用七点计分方式，1 表示“非常不同意”，7 表示“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说

明学习者在二语学习中的愉悦感越强。

为确保测量工具的科学性，本研究在正式分析前对量表进行了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表明，

各量表的组合信度（CR）均高于 0.70，平均方差提取量（AVE）均高于 0.50，说明量表具有

良好的信度与收敛效度。同时，各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满足后续分析要求。

2.3 数据收集

在数据收集阶段，研究者首先与越南、缅甸、柬埔寨、泰国学校的相关负责人取得联系，

介绍本研究的目的、内容及实施流程，并获得学校或语言学习机构方面的支持与许可。在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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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问卷前，研究者向所有参与者说明研究目的及数据使用方式，强调参与完全基于自愿原则，

且受试者可在任何阶段退出研究。同时问卷采用匿名形式填写，以保护受试者隐私并降低社会

期望偏差的影响。问卷通过在线平台发放，由任课教师在课堂或课后组织学生填写。

2.4 数据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计算各变量的平均

数、标准差、最大值与最小值，并检查数据分布情况及潜在异常值。在确认后续分析所需统计

前提均得到满足后，本研究使用 PROCESS macro 4.1，并结合 Bootstrap 抽样技术对研究假设

进行检验。该程序被认为是当前检验中介效应、调节效应及调节中介效应最有效且应用广泛的

统计工具之一（Hayes, 2022）。基于此，下文将呈现本研究的主要统计结果与假设检验情况。

3. 研究结果

在正式检验研究假设之前，本研究首先对数据进行了初步分析，包括正态性检验、描述

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以及测量模型的信度与效度检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 PROCESS 
macro 4.1 对学习动机、学习态度、二语学习愉悦情绪与中文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3.1 数据正态性与测量模型检验

正态性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的偏度介于 −0.521 至 −0.374 之间，峰度介于 −0.531 至 
−0.182 之间，均处于±1 的可接受范围内。同时，各变量的均值与中位数较为接近，进一步表

明数据分布具有良好的对称性。由此可见，样本数据整体上未出现显著偏离正态分布的情况，

满足后续参数统计分析的前提假设。

表 1. 描述性统计数据结果

变量（N=194）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学习态度 1.00 7.00 4.82 1.36
学习动机 1.20 7.00 4.83 1.37
学习愉悦 1.00 7.00 5.05 1.53
学习成绩 1.00 10.00 6.42 2.54

随后，本研究采用 AMOS 26 对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模型整体达到可接受

的拟合水平：χ²/df = 2.65，CFI = .96，TLI = .95，RMSEA = .09，SRMR = .027，均达到可接受

标准。进一步的收敛效度检验结果表明，各潜变量的组合信度（CR）均高于0.7，介于0.930至0.962
之间；平均方差提取量（AVE）均高于 0.5，介于 0.729 至 0.836 之间。这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

内部一致性信度与收敛效度。在区分效度方面，各变量的 AVE 平方根均大于其与其他构念之

间的相关系数，表明各潜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因此，本研究所使用的测量工具具有

较好的信度与效度，可用于后续假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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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描述性统计分析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受试者整体呈现中等水平的学习态度（平均值 = 4.82, 标准差 = 1.36）
和学习动机（平均值 = 4.83, 标准差 = 1.37）。相比之下，二语学习愉悦情绪的均值略高（平均

值 = 5.05, 标准差 = 1.53），说明受试者在汉语学习过程中整体体验到较为积极的情绪感受。中

文学习成绩的平均值为 6.42（标准差 = 2.54），表明受试者自我报告的中文学习成绩整体处于

中等偏上水平。

3.3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各研究变量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学习成绩

与学习态度（r = .612, p < .01）、学习动机（r = .644, p < .01）以及二语学习愉悦（r = .646, p < 
.01）均达到显著水平。同时，各自变量之间亦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该结果表明变量之间存

在显著相关，为进一步开展回归分析、中介效应分析和调节效应分析提供了初步依据。

表 2. 二语学习动机、态度、愉悦情绪及学习成绩的相关系数表

变量（N=194） 学习态度 学习动机 学习愉悦 学习成绩

学习态度 /

学习动机 .806** /

学习愉悦 .797** .856** /

学习成绩 .612** .644** .646** /

注： *p < .05; **p < .01。

3.4 学习动机对学习成绩的影响

为检验学习动机对中文学习成绩的直接预测作用，本研究采用 PROCESS macro 4.1 进行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3。在纳入学习态度和二语学习愉悦情绪等变量后，学习动机对中文学习

成绩仍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B = .468, SE = .208, t = 2.250, p = .026, 95% CI = [.058, .878]）。
这表明，学习动机越强，学习者的中文学习成绩越高。因此，假设 H1 得到支持，即中文

二语学习动机能够直接且显著地正向预测中文学习成绩。这一结果说明，学习动机是影响中文

学习成绩的重要因素。对于汉语二语学习者而言，较强的学习动机可能意味着更高水平的学习

投入、更持续的学习努力以及更积极的学习行为，从而进一步促进其中文学习表现。

3.5 学习动机、学习态度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

首先，学习动机对学习态度的预测作用显著（B = .455, SE = .076, t = 5.984, p < .001, 95% 
CI = [.305,.605]），说明学习动机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态度，支持研究假设 H2，即中文二语

动机对中文学习态度具有直接且显著的预测作用。然而，学习态度对学习成绩的直接预测作

用未达到显著水平（B = .285，SE = .182，t = 1.566，p = .119，95% CI [-.074,.645]），因此假设

H3 未得到支持（温忠麟、叶宝娟，2014）。即在本研究样本中，中文学习态度并未表现出对中

文学习成绩的直接显著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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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学习态度在学习动机与中文学习成绩之间所发挥的中介作用

具有条件性特征。具体而言，在低水平和中等水平二语学习愉悦条件下，该间接效应均未达到

显著水平；而在高水平二语学习愉悦条件下，该间接效应显著。由此可见，学习态度并非在所

有情境下都能稳定地作为学习动机影响中文学习成绩的中介，其作用的发挥受到学习者情绪体

验水平的影响。因此，假设 H4 并未在整体上获得充分支持，而是在高水平二语学习愉悦条件

下得到支持。

表 3. 调节中介的回归结果

变量 参数估计 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

B SE t p 下限 上限

因变量为学习态度时的常数项 -.419 .311 -1.348 .179 -1.032 .194
学习动机 .455 .076 5.984 .000 .305 .605
学习愉悦 .354 .070 5.090 .000 .217 .491
学习动机×学习愉悦 .017 .023 .712 .478 -.029 .063
R2 .706***
△ R2 .0008
因变量为学习成绩时的常数项 5.847 .777 7.521 .000 4.313 7.380
学习动机 .468 .208 2.250 .026 .058 .878
学习态度 .285 .182 1.566 .119 -.074 .645
学习愉悦 .561 .186 3.025 .003 .195 .927
学习态度×学习愉悦 .120 .057 2.097 .037 .007 .234
R2 .478***
△ R2 .012*
学习动机对学习成绩的直接效应 .468 .208 2.250 .026 .058 .878

不同学习愉悦水平下的条件间接效应

愉悦水平 间接效应值 Bootstrap 标准误 下限 上限

动机→态度→成绩 -1.245 .059 .086 -.103 .241
动机→态度→成绩 -.045 .128 .088 -.035 .307
动机→态度→成绩 1.955 .254 .116 .038 .485

注：采用 PROCESS 宏程序 Model 58 进行分析，样本量 N=194。Bootstrap 重复抽样 5,000 次，

置信水平为 95%。B 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SE 为标准误。*p<0.05，***p<0.001。数据分析使

用 PROCESS 宏程序 4.1 版（Hayes， 2022）。

3.6 二语学习愉悦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检验了二语学习愉悦的调节作用。首先，在“学习动机→学习态度”路径中，

学习动机与二语学习愉悦的交互项未达到显著水平（B = .017，p = .478，95% CI [-.029，.063]），
表明二语学习愉悦并未显著调节学习动机对学习态度的预测强度，因此假设 H5 未得到支持。

此外，在“学习态度→学习成绩”路径中，交互项达到显著水平（B = .120，SE = .057，t = 2.097，
p = .037，95% CI [.007，.234]），表明二语学习愉悦在学习态度与中文学习成绩之间发挥显著

调节作用，因此假设 H6 得到支持。条件效应分析进一步表明，在不同水平的二语学习愉悦下，

学习态度对中文学习成绩的影响存在差异：当二语学习愉悦处于低水平和中等水平时，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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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未达到显著水平；而当二语学习愉悦处于较高水平时，学习态度对中文学习成绩达到显著水

平（Effect = .521，p = .017，95% CI [.094，.948]）。由此可见，二语学习愉悦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学习态度向学习成绩的转化过程，即较高水平的愉悦情绪体验有助于强化积极学习态度

对学习结果的促进作用。

综合来看，二语学习愉悦并未显著调节学习动机对学习态度的影响，但显著调节了学习态

度对中文学习成绩的影响。这表明，二语学习愉悦的调节主要发生在学习态度向学习成绩转化

的后半阶段，而非学习动机向学习态度形成的前半阶段。进一步而言，二语学习愉悦对整条“学

习动机—学习态度—学习成绩”路径的调节作用具有一定条件性，但尚未表现为稳定的整体调

节中介机制。

4 讨论

本研究基于东南亚中文学习者样本，构建并检验了“动机—态度—成绩”的中介模型，并

进一步引入二语学习愉悦作为调节变量，对学习者情感因素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

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并拓展了既有理论，同时也呈现出若干值得深入探讨的发现。

4.1 二语动机、态度与学习成绩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表明，二语动机强度能够显著正向预测中文学习成绩。这一发现支持了既有二

语习得研究中的主流观点，即动机是影响学习成效的重要心理变量。作为学习行为的核心驱动

力，动机不仅影响学习者的投入程度，也会影响其学习策略使用、课堂参与和学习坚持性，从

而对学习结果产生直接作用。这一结果与 Dörnyei（2005）的理论观点相一致，说明较强的学

习动机能够通过促进持续努力和学习投入，进一步提升学习者的语言学习表现。

在东南亚中文学习情境中，学习动机对学习成绩的预测作用可能具有更加现实的解释意

义。对于越南、泰国、柬埔寨和缅甸等国家的中文学习者而言，汉语学习往往与就业发展、升

学机会、跨境交流以及未来职业竞争力密切相关。因此，学习者的动机可能具有较强的工具性

和目标导向性。当学习者明确认识到汉语学习与个人发展之间的联系时，他们更可能在学习过

程中保持较高水平的努力与坚持，并最终转化为较好的学习表现。由此可见，本研究进一步验

证了学习动机在中文二语学习中的核心预测作用。

其次，本研究发现，二语学习动机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态度。这说明动机不仅能够推动

具体的学习行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学习者对目标语言、目标文化以及学习过程本身的评

价。高动机学习者通常更容易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例如表现出更强的学习兴趣、更高的目标

认同感以及更开放的文化接受度。换言之，学习态度并非孤立形成，而是与学习者的动机系统

密切相关，是其内部心理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发现与 Gardner（1985）的社会教育模型

相呼应，表明动机与态度在二语学习者的心理系统中具有紧密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与部分既有研究不同，本研究发现学习态度对中文学习成绩的直接预测作

用在整体上未达到显著水平。这一结果表明，积极的学习态度并不是在所有情境下都能直接转

化为更高的学习成绩。换言之，学习者即使对汉语学习持有较积极的态度，也可能受到学习策略、

学习时间、教学环境、语言输入质量以及情绪体验等因素的影响，未必能够立即在成绩层面体

现出来。因此，在本研究样本中，学习态度更可能是一种影响学习过程的重要心理倾向，而不

是在所有条件下都稳定发挥作用的独立预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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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在高水平二语学习愉悦条件下，学习态度在学习动机与学习

成绩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学习动机一方面可以直接预测学习成绩，另一方面也

可能通过影响学习态度，进一步作用于学习结果。然而，这一路径能否成立，还会受到其他学

习心理因素的影响。由此可见，动机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并不是单一路径，而是具有多路径和情

境依赖特征。

综合来看，学习态度在本研究中虽然未在整体上表现出稳定的直接预测作用，但它仍然有

助于解释学习动机如何影响学习结果。可以将学习态度理解为一种“心理转换机制”。即它将

学习者的动机转化为更稳定的学习倾向、课堂参与和持续投入，但这种转换过程并不必然直接

反映在学习成绩上，而可能需要在积极情绪体验、良好学习环境或持续行为投入的共同作用下

才能进一步体现。因此，本研究丰富了二语学习中“动机—态度—成绩”关系的理论解释，也

提示后续研究应进一步关注态度发挥作用的具体条件与中介机制。

4.2 二语学习愉悦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二语学习愉悦在学习动机、学习态度与学习成绩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结果显示，在“学习态度→学习成绩”路径中，学习态度与二语学习愉悦的交互项达到显著水

平，表明二语学习愉悦能够显著调节学习态度对中文学习成绩的影响。进一步的条件效应分析

表明，在高水平二语学习愉悦条件下，学习态度对学习成绩的正向预测作用更为明显；相比之下，

在“学习动机→学习态度”路径中，二语学习愉悦的调节作用未达到显著水平。由此可见，二

语学习愉悦并非在学习过程的所有环节中均发挥稳定的调节作用，而更可能在学习态度向学习

结果转化的阶段产生促进作用。

这一发现表明，情绪变量在二语学习过程中的作用可能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具体而言，

在学习动机影响学习态度的过程中，学习者的态度形成可能更多受到目标意识、价值判断和学

习需求等认知因素的影响，因此愉悦情绪的调节作用相对有限。而在学习态度进一步转化为学

习成绩的过程中，学习者的课堂体验、积极情绪和学习投入状态可能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因此，积极的学习态度并不总是自动转化为较高的学习成绩，而当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体

验到较高水平的愉悦情绪时，这种态度更有可能进一步转化为实际学习成效。从积极心理学视

角来看，这一结果与 Fredrickson（2004）的“拓展—建构理论”具有一定一致性。该理论认为，

积极情绪能够拓展个体的认知范围和行为资源，并在长期学习过程中建构更稳定的心理与学习

资源。基于此，二语学习愉悦可能在学习过程中发挥类似“放大器”的作用：当学习者本身已

经具备积极学习态度时，较高水平的愉悦情绪能够进一步增强其课堂参与、学习坚持和策略使

用，从而促进学习态度向学习成绩的转化。

4.3 调节中介模型的整体意义

总体而言，本研究所构建的调节中介模型获得了部分支持。学习动机不仅能够直接预测中

文学习成绩，也能够显著预测学习态度，说明动机在中文二语学习过程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同

时，学习态度在学习动机与中文学习成绩之间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但其对学习成绩的影响

并非在所有条件下都保持稳定一致，而会受到二语学习愉悦水平的影响。这表明，中文学习成

绩的形成并非简单的线性传导过程，而是多种心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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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二语学习愉悦在“学习态度→学习成绩”路径上表现出显著调节作用，说明积极情

绪可能在态度向学习结果转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从整体上看，调节中介指

数并未达到显著水平，这表明二语学习愉悦尚未表现为一种对整条“动机—态度—成绩”路径

均稳定起作用的整体性调节机制。因此，将动机、态度与情绪纳入同一模型，有助于更细致地

揭示中文二语学习中的心理作用机制。

4.4 东南亚中文学习情境的特殊性

本研究以越南、泰国、柬埔寨和缅甸汉语学习者为样本，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南

亚中文学习情境中的若干特征。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受试者整体具有中等偏上的学习动机和

学习态度水平，同时二语学习愉悦情绪水平相对较高。这可能与近年来中文教育在东南亚地区

的发展、汉语实际应用价值的提升以及中国语言文化吸引力的增强有关。对于该区域学习者而

言，汉语学习不仅与个人兴趣和跨文化交流相关，也与升学、就业、商务往来和区域合作等现

实需求密切相连。因此，较强的目标导向和现实价值感可能共同促进了学习者较高水平的学习

动机、学习态度和愉悦体验。

然而，本研究进一步表明，学习态度对中文学习成绩的作用并非在所有条件下都保持稳定

一致，而会受到学习者情绪体验水平的影响。这一结果说明，在东南亚中文学习情境中，积极

的学习态度虽然具有重要意义，但其转化为实际学习成绩的过程仍可能受到具体教学方式、评

价体系和学习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例如，在以考试成绩或课程评价为导向的教学体系中，学习

成绩可能更多依赖于学习投入、学习策略、语言输入质量和教师反馈，而不仅仅取决于情感态

度本身。因此，学习态度对成绩的影响可能需要在积极情绪体验、持续行为投入和外部教学支

持等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才能进一步体现。

总体而言，本研究不仅为二语学习中动机、态度、情绪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实证

依据，也为理解东南亚中文学习者的学习特点提供了新的视角。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比较不同东

南亚国家、教育层次和学习目的群体之间的差异，以更全面地揭示区域中文学习情境下的二语

习得机制。

5  结论及教学启示

5.1 研究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学习动机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成绩，进一步巩固了其在二语习得中的核心

地位；其次，动机对学习态度具有显著预测作用，而态度虽未直接显著预测学习成绩，但在高

水平二语愉悦条件下，发挥条件性部分中介作用，揭示了情感变量之间的链式影响路径；最后，

外语学习愉悦在“态度→成绩”路径中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表明积极情绪在学习结果转化阶段

具有关键作用。

总体而言，本研究从整合视角出发，揭示了动机、态度与情绪在中文二语学习中的协同作

用机制，拓展了传统以动机或态度为核心的研究框架，将积极情绪纳入分析模型之中，为理解

二语学习的复杂心理过程提供了新的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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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教学启示

（1）重视动机激发，强化学习驱动力

鉴于动机对学习成绩具有直接且显著的预测作用，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激发和维

持学生的学习动机。例如，可以通过明确学习目标、增强学习内容的实用性（如与职业发展或

现实生活相结合）、以及提供阶段性成就反馈，来增强学习者的持续投入。特别是在东南亚语

境中，可结合学生的工具性需求，如就业、留学等设计教学内容，从而提升学习动机的显示意

义与持续性。

（2）关注态度培养，促进动机转化

虽然态度未直接预测学习成绩，但其在动机与成绩之间的中介作用提示，态度是动机转化

为学习成果的重要桥梁。因此，教师应通过多样化教学手段，如文化导入、情境教学、互动活

动等方法，提升学生对中文及其文化的积极认知与情感认同。换言之，仅有动机并不足以保证

学习成效，还需要通过积极态度将动机“沉淀”为稳定的学习行为。

（3）创设愉悦课堂，放大教学效果

本研究发现，外语学习愉悦在“态度→成绩”路径中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这意味着课堂情

绪氛围能够显著影响学习效果的实现程度。因此，教师应积极营造支持性、互动性强且具有趣

味性的课堂环境。例如，通过游戏化教学、小组合作、真实语境任务等方式提升课堂参与感，

使学习过程不仅“有效”，而且“愉快”。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验到积极情绪时，其已有的学

习态度更容易转化为实际成绩。

（4）采用综合干预策略

本研究表明，单一变量难以全面解释学习成绩的形成机制，因此教学实践中应采取综合干

预策略，同时关注动机、态度与情绪三个层面。例如，在课程设计中既要考虑学习目标与动机，

也要融入文化体验，以期改变学习态度，同时优化课堂氛围以调节情绪，从而实现多维度协同

促进学习效果。

6  不足及展望

尽管本研究在理论与实证方面具有一定贡献，但仍存在若干局限，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拓

展。首先，本研究样本主要来自东南亚四国的学生，尽管具有一定代表性，但样本规模和区域

分布仍有限。未来研究可以扩大样本范围，纳入更多国家或不同学习阶段以提升研究结果的外

部效度。

其次，本研究采用横断面数据，难以揭示变量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动机、态度与情绪在

学习过程中具有明显的时间发展特征，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设计或追踪研究方法，更深入地探

讨这些变量的变化轨迹及其因果关系。

最后，尽管本研究纳入了动机、态度与愉悦情绪三个关键变量，但二语学习过程还受到诸

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如焦虑、学习策略、自我效能感等。未来研究可以构建更加复杂的整合模

型，进一步探讨多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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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selected 194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from Vietnam, Thailand, Myanmar, 
and Cambodia as participants, and employed the PROCESS macro program to comprehensively 
examine the pathways among multiple variabl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learning motivation 
signi�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ed Chinese learning achievement; learning motivation 
signi�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ed learning attitudes; Learning attitudes did not have a 
signi�icant direct effect on learning achievement; however, at high levels of second language 
enjoyment, they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ivation and achievement.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signi�icantly moderated the pathway between learning attitudes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while its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pathway between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attitudes was not signi�icant. From an integrative perspective, this study reveals 
the synergistic mechanism of motivation, attitudes, and emotions in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enriches research on affective factors in the �ield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es in Southeast 
Asia.

Keywords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learning motivation, learning attitudes, second language 
enjoyment,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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